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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富珍：敲锣打鼓走进曹杨新村
苏联式的小楼房，房前屋后遍种绿树红花。一层住三户人家，墙壁雪雪白，地板刷了漆。一

起来的工人们看到了，都惊呆了。

这是杨富珍生活中的荣誉时刻，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予工人的礼遇。1951 年，位于普陀
区的曹杨新村，正是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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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富珍 ，1932

年出生， 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先进工作者、

全国三八红旗手。

▲1952年 6月，上海各厂
选定 100 多户先进工人家庭
入住曹杨新村。

本报资料照片。俞创硕摄

杨富珍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1952年 6

月 29日，手捧市政府颁发的居住证，在工友敲
锣打鼓的欢送声中，她第一次来到曹杨新村。

举目望去， 周边还是绿油油的农田。但
在农田围绕的小区里， 一幢幢簇新的楼房，

如迎风的旗帜，闪烁着光彩。眼前的这一切，

对来自曹家渡臭河浜边棚户区的她来说，不
是花园洋房胜似花园洋房———苏联式的小
楼房，房前屋后遍种绿树红花。一层住三户
人家，墙壁雪雪白，地板刷了漆。一起来的工
人们看到了，都惊呆了。

这是杨富珍生活中的荣誉时刻，也是上
海这座城市给予工人的礼遇。1951年， 位于
普陀区的曹杨新村，正是新中国第一个工人
新村。

棉纺厂里的童工

杨富珍很小没了父母，但所幸得到伯父
伯母的疼爱。 有人劝说伯父把女孩卖了换
钱，被伯父一口回绝。为了替小富珍找个好
出路，14岁那年，她在伯父的安排下，开始跟
着在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一纺织厂（前
身为日资的内外棉株式会社第十三工场和
棉纱布制造购入组合第四工场）的嬢嬢入厂
干活。中纺一厂在长寿路，嬢嬢一家住在不
远处的曹家渡臭水沟边的棚户区。“进六出
六”，每天早上，杨富珍和嬢嬢相伴一起到厂
里工作，晚上精疲力尽后才能回小窝休息。

小小童工， 虽然在织布机前手脚麻利，

但总还是要被那摩温（工头）欺负。杨富珍忘
不了每天下班时的耻辱：不管是大热天还是
数九严寒，女工们下班时要在厂门口解开旗
袍扣子，接受搜身。这是厂方防止女工夹带
物品出门的手段，却也叫小富珍心中藏下了
反抗的种子。

在一起工作的大姐姐们怜爱年纪尚小
的杨富珍。有一次，杨富珍为了节省车钱，冒
雨回家生了病。因为不敢误工，第二天还是
勉强到了织布机前。看到她体力不支，工友
大姐姐们在地上铺了麻袋，让杨富珍睡在下
面，大家帮着把她那份工作做了。等那摩温
走过来时，工友姐姐们又赶紧扶着杨富珍起
身，以蒙混过关。

来自工友的温暖， 让杨富珍活了下来。

所以当工友姐姐请求杨富珍帮忙时，她也义
不容辞。一位厂里的地下党工友姐姐让杨富
珍帮忙当小交通员，分发进步传单。杨富珍不
认字，但看到戴着眼镜或者有文化的人，就会
上前分发。1949年初， 在其中一位工友大姐
的简陋的阁楼里，以筷子为旗杆，扎起红布为
旗帜，跟着大姐逐字逐句念誓词，杨富珍宣誓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她 16岁。

我们的工厂，我们的布匹

1949年 5月 27日，上海解放。

这天下班，走过每日例行要抄身的大门
时，工人们发现抄身的那摩温消失了。工厂
大门洞开，马路上都是解放军。杨富珍又回
到厂里，看到早就得到消息的地下党大姐姐
组织了秧歌队开始跳舞，唱解放区的歌。

跟着大家，哼着新歌，一起游行，杨富珍

随着工友们一路步行到外滩庆祝。上海的历史
翻开新一页，工人们也迎来了春天，中纺一厂
更名为国营上海第一棉纺织厂，即国棉一厂。

虽然和以前一样每天上工、下班，但工人
翻身做主人，不再受到欺侮，而且如今是为“我
们的工厂”织“我们的布匹”，这份转变，让杨富
珍干劲十足。在厂里，她是熟练的布机挡车工、

生产先进，她打棉纱结头又小、又快、又牢。后
来，她又被评为工会组长、劳动模范。她开始在
夜校里学习识字，了解时政。1951年，我国颁布
按照年份命名的“五一”织布工作法，杨富珍是
创造者和实践者之一。也就是在这一年，陈毅
市长宣布，建造曹杨新村。

离开臭河浜

此时正是上海解放初期，正值国民经济恢
复时期。尽管财力紧张，资金短缺，市人民政府
还是设法筹建住宅，成立上海市工人住宅建设
委员会， 于 1951年派工作组来区调查劳动人
民的居住情况，选址建造工人新村，作为解决
沪西地区工人居住问题的开端。

普陀区志资料显示：曹杨新村于 1951年 9

月初动工，1952年 5月建成砖木结构 2层楼房
（1962 年全部加为 3 层）48 幢 167 个单元、

32366平方米，可容纳 1002户居民。因地处曹
杨路附近，定名曹杨新村，此第一期工程为曹

杨一村。 房屋建筑美观实用，3户合用灶间，每
层有 2只抽水马桶，楼上为木质地板。

在兴建曹杨一村的同时，市政府又确定再
建造一批新工房。全市共 2000个住宅单元，每
单元可住 10户，称“二万户型”住宅。结构式样
比曹杨一村住宅简易，单体设计用五开间 2层
立柱式砖木结构，楼上木质地板，厨房 5 户合
用。厕所设于底层，10户合用。大户 4户，每户
居住面积 20.4平方米；小户 6户，每户 15.3平
方米。1952年，普陀区境内兴建的“二万户型”

住宅有曹杨二村至六村 400单元、4000 户，甘
泉一村至三村 400单元、4000户。

从兴建曹杨新村开始，区境内许多工厂都
纷纷提出申请，要求为职工建房。五四二厂、上
海铁路系统、华东纺织管理局率先多处征地建
造住宅。上世纪 50 年代，区境地域 3 次扩大，

从原来的 2.65 平方公里扩展到 18.62 平方公
里，为住宅建设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继曹杨、

甘泉新村后，1953年兴建宜川新村， 随后又建
造石泉、棉纺、铁路、金沙、永定、同泰等新村及
顺义村。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建成普陀新村、

师大二村、 光新一村至三村和桃浦新村。1960

年又兴建武宁新村及武宁、桃浦一条街。

离开臭河浜，杨富珍和伯父伯母入住曹杨
新村其中一幢的二楼一间屋子。一时间，她的
家成为各级领导、外宾、工友们络绎不绝来参
观的示范点。伯父伯母包揽下一切家务，让杨
富珍放心工作。 有时邻居弄出声响有些吵闹，

伯母还会去挨家挨户打招呼：“富珍做夜班回
来，麻烦你们哦。”

“心贴布，布贴心”

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杨富珍坦言，至今完全
不会下厨，也不会料理家务。她所在的纺织班
组从 1953年起连续 43年保持模范集体称号，

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命名为 “杨富珍小组”。从
1956年起， 她两次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多
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还在赴京期间，

受邀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吃饭。

杨富珍记得，那顿饭，桌上共有一荤一素
一汤，杨富珍唯恐自己吃相难看，把每样饭菜
都吃剩留了一点。抬头一看，总理却是把碗内
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还把汤也喝光了。于是
杨富珍这才把自己面前饭菜一扫而光。

14岁的清晨，和嬢嬢一起离开臭水浜边的
棚户区，去厂里上工时，杨富珍何尝设想过，自
己有一天，会在总理家里做客？

16岁的冬天，穿过工人集聚的破旧住宅区
域，登上工友姐姐家的阁楼宣誓入党时，杨富
珍又何尝设想过，有一天，这座城市会为工人
们建造住宅。

如今，曹杨新村已经 68岁，当年欢送杨富珍
入住的健在工友们，都已经是九旬老人。而杨富珍
搬进去时看到新种的小树苗，今已亭亭如盖矣。

普陀区的老棚户区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发展，大批苏

北、安徽、山东等地的劳动人民来沪谋
生，因无处栖身，就在工厂附近的荒地、

废墟、垃圾场上及吴淞江两岸和其他河
沟旁搭建草屋、芦棚居住，出现了形形
色色的棚户区。朱家湾、潭子湾、潘家
湾、药水弄一带尤为集中，成为全市闻
名的“三湾一弄”棚户区。

药水弄位于吴淞江小沙渡西南，光
绪三十三年(1907年)，英商将制造三酸
的江苏药水厂迁至境内， 遂称药水弄。

二三十年代中，大批从苏北等地流入的
破产农民在南、中、西部及低洼的浜塘
两岸搭建棚户居住， 抗日战争初期，闸
北、 虹口一带大批难民纷纷迁入弄内，

从而居民倍增，地域日益扩大，成为全
市较大的棚户区之一， 至上海解放前
夕，住有 3000多户、近 1.5万人。住宅除
少数为砖瓦平房外，大部分是草棚、简屋
及矮小的“滚地龙”。所谓“滚地龙”，就是
把几根毛竹片弯成弓形， 插入地里作架
子，盖上芦席搭成窝棚，没有窗，挂个草
帘当门，矮得要弯腰才能进出。弄内没有
水电设施，没有下水道，到处是垃圾、臭
水坑，病疫时常发生，居住条件极差。

潭子湾与潘家湾东邻闸北，与公共
租界仅吴淞江一水之隔。20 世纪初期，

陆续兴建一批工厂， 由于水陆交通方
便，居民渐增。抗日战争时期，曾遭侵华
日军轰炸，不少民房毁于炮火。后来陆
续添建，住房密集，间有许多里弄、小街
巷，形成范围较大的 2个棚户简屋区。

朱家湾位于潭子湾以西，上世纪二
三十年代，由于沪西工业发展，来此定
居的劳动人民，在中山北路两侧搭建许
多棚户简屋，形成大片集居点。朱家湾
前浜的一条街坊(今光新路南段)逐渐成
为兴盛的集市。上世纪 40年代中，其周
围又出现平民后村、福新里、民主里、南
北王家宅、太浜巷、江淮村等棚户居民
点，统称为朱家湾地区。这一带也成了
全市较大的棚户区之一。

另外在沙洪浜、林家港、陆家宅后
村及大洋桥一带亦先后形成新的棚户
区，沪杭铁路和中山北路两侧更是连成
一片。1944年真如车站扩大后， 周围也
出现许多棚户。抗日战争前后，朱家湾
一带的虬江两岸， 有些从苏北高邮、兴
化、 泰兴等地摇着木船来沪谋生的船
民，搭建棚屋栖身。不少已破损的艒艒
船(一种以芦席作篷的小木船)被拖上岸
继续住人， 有的几代人蜷缩在前后舱
内。

1946年后，区境内沿吴淞江的造币
厂桥、信大里、潘家湾支路河岸两侧，有
从事地货等经营的船民小贩，在此搭建
“水上阁楼”，即一半埋在岸边，另一半
靠毛竹支撑， 悬空架在水面上的棚屋，

仅这一带就有 346 户，每逢大雨，浜内
污水泛滥浸入屋内，插在浜里的毛竹经
浸蚀腐烂下陷， 常使阁楼向浜内倾斜，

乃至倒入浜中。

（摘自《普陀区志》）

金定根摄

荩杨富珍（左
二）在工作中

李鸿梁：李叔同的弟子
（上）

李鸿梁 （1895—1972）， 善绘画、音
乐。字孝友，浙江绍兴人，15岁进入绍兴
中学堂求学， 当时鲁迅是该校的学监。

后考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与丰子恺、

潘天寿、刘质平等同为李叔同（弘一法
师）的高足，李叔同称他是“最像我的学
生”。 李鸿梁与弘一法师的师生情谊之
笃，非同一般。毕业之时，李叔同因李鸿
梁性情刚直，锋芒太露，曾亲书“圆通”

两字相赠。还介绍毕业不久的李鸿梁前
往南京高等师范替他代课。相关资料显
示， 后来李鸿梁又由李叔同推介到无
锡、上海师范专科学校、集美学校等处
任艺术教师。

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大慈寺剃度出家
后，李鸿梁即去该寺拜谒老师，师生欢叙
之余，弘一法师再书“老实念佛”四字相
赠，题款是“戊午六月六日 演音”。六月
六日适为大势至菩萨之圣诞， 也是法师
落发的那一天。可见，弘一法师对李鸿梁
的厚爱之深。

在他的记忆中， 李叔同在杭州两级
师范任教以后，像是变了一个人，忽然变
为一个很严肃的教师了。灰布长衫，黑布
短褂，平底鞋，先后判若两人。在学校里
很少见他的面， 即使在同事房间里好像
也很少走动，教员休息室里也不常去。到
上课时，总是夹了书本去上课，下课直接
回到房间。走路很迅速，不左右顾盼。冬
天衣服穿得很少，床上被子也很薄，严冬
并不生火。李叔同告诉他说，自己的身体
不适宜多穿衣服，烤火更是有害。李鸿梁

想， 这可能就是李叔同晚年喜住在闽南的
原因。而他也像老师一样，晚间多盖一点，

就很容易伤风。

李鸿梁说，李叔同初到校时，在上课
前， 已经能把多数学生的姓名叫得出来。

令同学们都很惊奇，后来经过研究，才知
道李叔同早已把大家的学籍簿拿去仔细
地默认过了。每次上美术史时，李叔同总
是预先把各时代的名家代表作， 搜集起
来，附记在纸条上，在桌上堆了一大堆。在
1912年学校里还没有教学进度表之类的
说法， 但是李叔同在每学期开学以前，早
把本学期所教的内容和顺序详细编定，预
告给同学们。

起初李叔同是教他们西洋画和美术史
的， 后来经同学们的再三要求才兼任音
乐。在第一次上音乐课时，发了一张问题
表，问大家学过音乐几年，想学到怎样程
度，等等。他能按照同学们的程度，渐渐地
高深起来，即使大家平时有什么疑难的曲
节去问他，他总能立刻把指法弹给同学们
看。而且李叔同弹琴十分严格，无论附点、

切分音、休止符、强弱等都非常注意，非常
准确。同学们每周“还”新曲的时候，结果
使他满意的， 他就在本子上写一个 “佳”

“尚佳”“尚可”等字样。否则，他立刻起身，

用天津腔的上海话对你说：“曼好， 曼好，

不过狄葛浪好像有点勿大里对 （蛮好，蛮
好，不过这里还有点不大对。编者注）”，或
说“还可以慢一点，狄葛浪（这里。编者注）

还要延长一点”等等。这时候，你不必啰
嗦，啰嗦也没有用，他决不再讲第二句话，

你还是赶快退出来，继续练习，到下一周
和新曲子一同再弹给他听。所以同学们对
他都非常敬畏。

李叔同差不多每星期六必去上海一
趟，星期日下午回校，从来不请假。他爱吃
糖果和水果， 每次从上海来， 一定带点心
来。他也常常写条子来叫李鸿梁去吃。有一
天也是星期日晚上， 专门服侍李叔同的工
友闻玉递给李鸿梁一张条子。 李鸿梁以为
李叔同又叫他去吃点心了， 但这天他因为
陪几个朋友， 喝了一点酒， 有点不好意思
去。于是问同学：“我的脸红不红？”“还好！”

这个“还”字总有点不大妥当。但是李叔同
的命令，又不得不去。他踌躇了一下，只得
硬着头皮去，等走到李叔同的房门口，迟疑
了一会， 才鼓起勇气抬起手轻轻地敲了一
下，李叔同在房间说：“进来!”李鸿梁小心
翼翼地推开了门，轻轻地挨了进去。李叔同

正在书架旁， 好像在找什么书， 见了李鸿
梁，就问：“你没有什么事吗？给我整理一下
画好吗？”说完就领着李鸿梁到隔壁一间平
时写字的房间里， 指着一只已经打开的木
箱说：“这是从上海新运来的， 你给我整理
一下。”并且关照李鸿梁说有几张画要拣出
来的。 李鸿梁发现里面是去了木框的一卷
一卷的油画，都是李叔同自己的作品。在这
些画中间，发现多张是同一模特儿的。后来
据夏丏尊说，模特就是李叔同的日本妻子，

李鸿梁的日籍师母。 这批画后来在李叔同
将要出家时， 都赠送给北京国立美术学校
了。李鸿梁得了一张15号的画，画的是以大
海为背景的一个扶杖老人， 意态有点像米
勒的《晚祷》，不过色彩比较淡静，调子也比
较柔和。

李叔同每天都练字， 有时还让李鸿梁
帮忙盖图章， 当时李叔同还带领他们订造
了两条船，船竣工的那天，为了庆贺，众人
相约在西湖上聚餐， 下午还举行了划船比
赛。结束时，夏丏尊走下船的瞬间，由于立
脚不稳，扑通一声掉进西湖里，李叔同抓住
了夏丏尊的一只脚想拖他上来， 可是由于
夏丏尊的身体太重，而船又太小，众人心有
余而力不足，李叔同最终还是选择放手，夏
丏尊掉进西湖里。结果，夏丏尊的皮袍子进
水了， 浑身湿漉漉的， 一块金表也掉进水
里，再也没有找回来。

有一次，李鸿梁从图画教室里出来，随
便高声地直呼其名问 :“李叔同到哪里去
了？”哪知李叔同立刻从教室隔壁的小房间
里走了出来， 李鸿梁在他还没有露出全身
以前，已经从扶梯上连滚带跳地逃了下来。

但他却听到李叔同仍很自然地问 :“什么
事？” 然而此时的李鸿梁已汗透小衫了。那
时不知道哪根神经错乱，失了常态！他说，

后来想起来总觉得脸孔热辣辣的。

（二十四）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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